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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是激励科技资源投入的基本手段、促成科技成果流通的制度保障、赢得科技产业竞争的核心要素，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与此同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是知识产权发展的一贯目标和内生需求，二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为指导，结合文献调研和案例分析，从理论维度论述知识产权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逻辑，从实践维度对当前的成就和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在促进科技资源投入、激励创新活动和发展科技产业方面展现出巨大成就，但科技资源投入效能不足、科技创新链条存在断点、科技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对此，提出应加强引导提升科技资源投入的力度与效度、深化改革增强优质成果供给力与企业技术承接力、突出优势全面提高产业竞争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促进科技创新、缩小技术差距和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打好科技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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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oosts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trinsic Logic, Realistic Reflec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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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 fundamental means to incentivize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ircu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a core element in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in technology industries. Achieving a high level of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rotection and incentive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Simultaneously,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re consistent goals and intrinsic need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lementing and promoting each other. Guided by Marxist theori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rinsic logic behind h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osts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examines current achievements and issues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curr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in promoting the input of scientific resources, incentivizing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developing technology industries. However, one cannot ignore issues like the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 investments, gaps in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response, it is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guid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nvestments in scientific resources, deepen reforms to enhance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outcom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by leveraging strengths. These measures aim to maximize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innovation, narrowing technological gaps,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industries, thus providing a solid foundation and strong support for winning the battle in technology and achieving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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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Hlk162619373]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作用，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对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统筹安排，既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赋能创新驱动，又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创新环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共同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之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应对，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选择。科技自立要求以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追赶，科技自强要求以原始创新实现科技引领，这是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归根结底是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该目标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知识产权保护就缺少现实的对象，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缺少必要的环境，二者同步偕行、互促共进。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理应且能够形成有效助推、发挥更大作用。
[bookmark: _Hlk162619847]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以来，学界已对如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关成果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宏观层面多因素多角度地探索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如宋河发等[2]提出应从坚持党的领导、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培育高水平科技团队等方面着手；杨渝玲等[3]从科技体制、核心技术攻坚和科技舆论等方面分析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第二类是从微观层面聚焦于某一技术领域，探讨该技术领域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如程郁[4]和吴园涛等[5]分别研究了农业领域和海洋领域的科技自立自强问题。第三类是从介观层面聚焦于某些特定因素对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这类研究能为促进宏观目标与微观实践的有效衔接提供切实有效的策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如吴林娟[6]、储节旺等[7]、李飞等[8]和李政[9]分别研究了研究科技期刊、情报保障体系、工程教育和国有企业等因素。科技自立自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众多，尽管学界已经做出了大量有益探索，但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因素还鲜有涉及。
鉴于此，为明晰知识产权保护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应然与实然，探索其实践路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为指导，结合文献调研和案例分析，对知识产权保护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科技资源、创新链条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对现状及问题进行剖析，并给出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和激励创新的作用，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早日建成科技强国。
[bookmark: _Hlk150327082]1 知识产权保护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逻辑
[bookmark: _Ref20583]纵观世界，知识产权强国都是科技与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必须和本国技术水平相适应，部分国家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下，迫于外部压力移植了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最终不仅难以发挥效力反而扩大了科技鸿沟，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必须与创新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不仅是西方国家科技加速发展的关键，更是其控制技术、产业与市场的有力工具，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要且可行。
[bookmark: _Hlk150327087]1.1 是何意：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内涵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可从三个维度解读，从主体上看，“独立自主”是基础，强调本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能够独立发明创造，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强化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自主性、安全性和可控性[10]。从过程上看，“创新驱动”是核心，要求增强自主与原始创新能力，使本国创新主体能进行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从目标上看，“高水平”是标准，其有两层含义：一是独立自主的程度高，提升综合技术自给率，畅通科技供给消费的国内大循环，其关键标志是知识产权贸易差额由逆转顺；二是创新驱动的能力强，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有力支撑，进而加速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发明创造、软件作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各种科技成果均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所以在早期知识产权也被称之为“智力成果权”。后来学界认为其内涵不限于此，将其扩展为“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11]。知识产权保护即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制止和打击，包含“公”与“私”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相关体制机制，并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手段，保障知识产权行使、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维护知识产权秩序等活动的总和；后者主要是指权利人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合法权益、建立竞争优势、遏制竞争对手、谋求经济利益的行为[12]。尽管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和内涵不断扩展，但对特定知识产品的控制权一直都是知识产权保护中最核心的部分，特别是核心专利等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性创新资源，创造出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对于强占发展先机、赢得科技竞争至关重要。
[bookmark: _Hlk150327096]1.2 缘何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必然要求
[bookmark: _Hlk156633959][bookmark: _Hlk143819792][bookmark: _Hlk143819948]历史逻辑上促进科技自立自强是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一贯目标。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破除了西方唯财产权论的理论藩篱，将服务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其价值指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之初，扩大对外交流、实现科技追赶是当务之急，邓小平[13]强调：“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发展国内市场经济都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中国知识产权事业重新起航。与此同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类似，起初绝大部分发明专利被授予了外国申请人，这可能会放大中国科技发展起步晚的劣势[14]。对此，江泽民指出：“须尽快地使我国摆脱高技术落后的局面，努力研究开发出自己的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努力创造并掌握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 [15]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科技自立的标志被纳入科技创新的目标体系，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更深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胡锦涛[16]指出：“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力。”党的十七大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08年国务院颁布《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极大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1]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也要坚持国际合作。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科技政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其未来的发展重心必将进一步转向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现实逻辑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内生需求。从宏观上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动力源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维持自主创新的根本保障。中国已跻身创新型国家之列，正逐步从“躯干国家”向“头脑国家”转型，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这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内驱力。这种转型必然要打破发达国家对高端产业的垄断，恩格斯指出：“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必须使其他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17]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秉承冷战思维，大搞零和博弈，“301条款”“瓦森纳安排机制”“实体清单”“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招数层出不穷，企图阻碍他国科技发展和工业转型。因此，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升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能力，才能使知识产权保护真正顺应本国产业发展的需要。从微观上看，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在于促进各方利益平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破除技术霸权的重要前提。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知识产权储备丰厚，先发优势显著，能通过手中掌握的知识产权提升竞争对手的创新风险与成本，压缩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高通等具有垄断地位的外国企业还曾一度强迫中国企业接受其不公平的歧视性定价和免费反向许可知识产权的无理要求，使中国企业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追其本源，知识产权是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科技实力才是竞争的真正核心，当中国企业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或缺乏对等的知识产权反制手段时，便无法平等参与竞争，自身权益也就难以保障。因此，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摆脱科技受制于人的局面，才能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扫除后顾之忧。
[bookmark: _Hlk150327112][bookmark: _Hlk150327125]1.3 为何能：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助推机制
[bookmark: _Hlk150327117]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经济杠杆的强力推动，但通过改变环境而影响主体决策的非强制性助推机制同样不可或缺。创新链理论认为科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行为，而是一个由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和产业化阶段构成的链式结构，资源投入是其基本要素，产业发展是其目标导向，二者均对维持创新链各个阶段的顺畅运行至关重要[18]。知识产权不仅是联系创新和市场之间的纽带，更是创新环境中最关键的变量之一，在增加资源投入、畅通创新链条、促进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中都能对科技自立自强起到助推作用。
第一，增加科技资源投入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科技资源投入的基本手段。仅依靠政府单一来源的科技资源投入，可能会导致产业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科技断层[19]，所以应鼓励企业加大科技资源投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市场竞争可能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在绝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创新的收益由所有同业者共享，而创新的成本由创新者独担。除非以商业秘密或专利权的形式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使潜在的个人利润增加，否则将不会有主体敢于冒险投资创新活动[20]。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建立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降低竞争对创新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提升全社会科技创新强度。
第二，加速科技创新循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知识产权保护是促成科技成果流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科技成果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完成转移转化。“阿罗信息悖论”指出，技术出售者必须向潜在买家披露具体信息以便确定价值，但信息一旦被披露，买方实际上就已免费获得了该成果[21]。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消除“双重信任困境”，促进科技成果的流通与转化。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不仅需要资金、设备、原料等物质资源，还包括丰富可及的科技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公开换保护”的方式，不仅解决了“阿罗信息悖论”，还使发明创造的相关信息成为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共有知识，据统计，专利文献涵盖了世界上90%以上的技术信息，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科技情报来源[22]。
第三，破除科技产业垄断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赢得科技产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起初是一国之内的垄断特权，随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等贸易协议的相继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从激励创新的政策工具转变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一旦中国企业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并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前者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应诉团队及可用于反诉或交叉授权的专利等知识产权储备，就极易受到后者滥用知识产权诉讼的打压，从中国企业在美国频遭“337调查”便可见一斑。企业掌握知识产权不仅是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增强业务盈利能力的有力手段，更是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武器。发达国家企业已将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融入其业务的全过程，美国专利商标局202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国内经济活动有41%都与知识产权相关[23]。
2 知识产权保护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省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实力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实现了从点的突破到面的提升，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问题，尽管知识产权保护在科技资源投入、科技创新活动和科技产业发展等方面均对科技自立自强起到了助推作用，但当前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制约着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2.1 科技资源投入显著增加但产出效能略显不足
科技资源投入是科技创新的起点，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全面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加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提高，基本做到了“严、大、快、同”，有效保障和激励了企业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投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2012年到2022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从10 298.4亿元上升至30 782.9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从7 842.2亿元增长至23 878.6亿元[24]，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然要求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特征[25]。然而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并未随着科技资源总量的提升而显著提升，科技资源投入产出效能较低，出现“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已成为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困境[26]。这一问题的成因极为复杂，可能有“倒摩尔定律”等多方面的影响，但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是成因之一。
企业和政府是中国科技资源的两大投入主体。企业投入方面，中国研发经费的76%以上来源于企业，这一比例高于美欧等国[27]。理论上，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主要用于技术改进与产品研发，是对市场竞争的直接反馈，在企业经费投入占比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不应存在“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可能在于部分企业申请专利的目的不是保护知识产权，而是为了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上市融资等方面迎合政策需要、享受各项优惠，这就导致这部分企业所投入的科技资源并非真正用于创新，从而使企业科技资源投入总量虚高[28]。政府投入方面，中国的科研立项多依赖业内专家同行评议，重科学和创新，轻市场与应用，未能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情报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与技术储备的薄弱环节进行精准化的科技投入。部分研究还可能面临较高的知识产权风险，在相关领域早已由国外企业进行专利布局的情况下，即便研究实现了性能上的巨大突破，也可能由于知识产权问题而出现会干也不能干的尴尬局面，其成果的社会效益难以最大化发挥。
[bookmark: _Hlk150327132]2.2 优质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但创新循环存在断点
巨量的科技资源投入使中国科研事业取得质的飞跃，优质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学术论文发表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和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国际专利申请量等指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在材料、化学、物理等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占比也已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逐渐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科创中心[29]。然而有研究表明，科学界的众多优质成果却未能充分惠及产业界，以石墨烯研究为例，论文成果方面，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产出了该领域20%以上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远高于其他国家，其中不乏登上国际权威期刊的优质成果[30]。但企业专利方面，中国企业并未因本国论文产出遥遥领先而获优势，核心专利数量匮乏且在产业链中的技术布局范围较为局限，与美韩等国企业存在一定差距[31]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未能使产业技术开发获得强有力的支撑，造成了科技创新链条出现断点，这显然不利于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从科技成果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分析。
[bookmark: _Hlk162423481][bookmark: _Hlk162423407]从供给侧看，学术机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供给侧结构性过剩。尽管科学研究并非仅由商业利益驱动，但其成果可能为新技术和新业态奠定基础，进而创造新质生产力[32]。中国学术界不乏位于巴斯德象限的重大原创成果，例如，2021年某研究所一项被誉为“从0到1”的原创性重大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期刊《Science》。转化为高质量知识产权是高水平科技成果顺利实现产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该研究已声明申请了专利，但其专利的原始申请文件撰写质量堪忧。高校及科研机构专利“重授权，轻实施”“重数量，轻质量”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学术机构的专利质量之低“拉低了国家整体专利质量”[33]。一方面低质量知识产权泛滥会形成挤出效应，影响整个科技创新生态；另一方面，高水平科研成果得不到充分保护，可能使相关研究“起了大早，赶个晚集”，无法在国内产生实际价值，错失产业发展机遇，阻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进程。
[bookmark: _Hlk162423474][bookmark: _Hlk162423415]从需求侧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足导致忽视前沿技术探索。知识生产本身无国界，任何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生产的知识作为一种公开的公共产品，随着科技文化的交往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但知识产权则是可被垄断的现实财产，一国的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能力直接关系到本国现实生产力的提升与财富的创造[34]。企业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能够转化为自身科技储备的优势，有助于将世界各国生产的知识转变为自己的知识产权，以持续地原始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日本岛津公司等企业下属的企业实验室均产出过获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而中国企业多倾向于引进成套的成熟技术，具有开展深层次科研能力的企业凤毛麟角，亟待增强从最新的科学成果中汲取力量的能力。
2.3 部分科技产业后来居上但整体实力有待提升
中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不仅工业体系全面，企业实力也迅速增加，科技产业发展后来居上，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突破33万家[35]。中国正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部分领域技术水平已领先世界，《2022年专利合作条约年鉴》显示，全球PCT专利申请数量前50名的机构中有13家来自中国，在无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领域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并产生了中兴、华为、国家电网等一批具有较强知识产权控制力的企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木桶理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扬长处，更要补短板，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完成“补链”“强链”，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最终实现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
多数领域缺乏强有力的领军企业是制约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原因已成共识。一方面，数量上大型企业占比较低。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占据了市场主体总数的99%以上，完成了80%以上的新产品研发[36]。这些企业虽然具有业务灵活的优势，但大多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能力较差，这一问题在专利申请和产业化上有直观体现。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规模维度上的创新基尼系数大于0.53，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上出现两极分化[37]。多数中小企业难以运用知识产权获取创新资源、抵抗创新风险，这导致了中小企业小而不精，不利于发挥中小企业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实力上领军企业大而不强，产业链和市场的控制力有待增强。以超硬材料产业为例，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该领域的核心专利多数被住友、三菱、元素六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中国的领军企业虽然在产能上具有绝对优势，技术水平也已经处于世界第一梯队，但缺乏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布局，导致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未能掌握全球产业分工主动权与行业发展话语权，引领支撑作用难以充分发挥[38]。因此，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有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型企业，更要提升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能力。
[bookmark: _Hlk150327170]3 知识产权保护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路径
科技进步既服务于生产，又归功于生产。发挥好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助推作用，其核心在于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科技资源的限度由产业发展水平决定，有力且有效的科技资源投入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由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成果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有助于从国际市场上赚取利润、吸引资源反哺国内，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的规模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科技创新的“双循环”格局，促进科技资源、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三者的良性循环。因此，应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发挥好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创新的作用，提高知识产权运行效益，塑造产业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对市场与产业链的控制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1 加强引导提高科技投入有效性是基础
中国科技创新已进入“三跑并行”的新阶段，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取得技术突破的难度就越大，所需的科技资源就越多，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创造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做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因此，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还需要提升科技资源利用效能，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发力。
一方面，要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激励创新资源投入。不仅应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维权收益，营造公平法治的营商环境；还应扭转政策导向，减少非市场性研发活动，让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变为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进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使其从“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转变，进一步增强研发投入力度和效度。另一方面，要注重专利情报运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政府投资科学研究既是其供应公共产品的分内之责，也是对全社会科技资源投入的调节机制。应进一步优化投入方向，在重大产业布局与规划、科研项目决策与执行等过程中用好专利情报，研判产业发展的痛点与堵点，梳理技术研发的盲点与难点，及早发现、规避并化解相关科研投入的知识产权风险，将有限的科研资源尽可能地投入到事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技术“非对称赶超”，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勇入科学研究的“无人区”，圈占技术发展的“处女地”，从源头上打赢核心专利等重要创新资源的争夺战。
3.2 深化改革接续科学技术创新链是关键
科技发展具有后发优势，但知识产权强调先占先得，追踪式研发难以绕开核心专利的制约，只有开发原创技术，在创新上先行一步，才能抢占发展的先机。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已今非昔比，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深化改革接续创新链的断点，使大规模科学研究充分惠及产业。
供给端要提质增效，促进优质知识产权供给。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真正有价值的技术成果永远是少数，而这些成果转变为高价值专利还需要高昂的专业化服务。因此，不仅应进一步加大对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形成包容、稳定、长期的经费支持模式，特别是要对已取得一定成果的科研项目继续投入，提升科研项目技术创新就绪水平，还要加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主动筛选出具有重大商业价值及产业影响力的科技成果，集中资源将高水平成果转变为高价值核心专利，推动科技成果的供给侧改革。需求端要勤修内功，增强创新成果承接能力。首先，应扩大科学研究的支持范围，助力企业吸纳最先进的科学成果进行原始创新，不仅要解决如何办，也要解决为什么，从底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一般技术－核心技术－未来技术”的技术创新格局，努力将世界各国生产的知识变为助力自身发展的知识产权，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产生良性互动，更好地惠及产业发展。其次，应鼓励成果向应用端流动，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不是阻止商业竞争而是更好地促进技术流动，人才是知识流动的重要载体，应在成果转化中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鼓励科研人员深度参与技术后续开发，技术产业化完成后再返回科研单位工作，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技术转化“扶上马再送一程”。
3.3 突出优势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是根本
企业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微观细胞，任何技术都需要通过企业实现落地，“卡脖子”问题宏观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微观上则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没有门类齐全且实力强劲的科技产业，“卡脖子”技术就难以彻底突破。提升各类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增强科技产业整体竞争实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 
一要突出体制优势，巧借外力支持中小企业。尽管中小企业有发展灵活的优势，但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调动能力不够强，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此，一方面，应鼓励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等共同组建基于产业聚集区或特定行业的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机构，通过专利转让、作价入股、委托开发等模式适度集中部分产业所需知识产权进行统筹管理，构建以高水平科技成果为核心，外围技术与延伸技术为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组合，以非歧视性的专利许可模式精准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知识产权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化解知识产权风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采取税收优惠、后补贴等形式鼓励中小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课题委托和技术开发等产学研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从外部获取创新资源，增强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动力。二要树好中流砥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科学研究是一场长期的冒险，绝大部分工业领域的研究是大企业承担的[39]。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依仗，不仅应发挥其资源整合力和风险抵抗力较强的优势，采取更为激进的研发策略，专注于基础性、核心性的知识产权创造，增强产业链条的控制能力，还应加强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通过收购等方式适度进行纵向扩张，弥补产业发展的短板，增强供应链条的韧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技术竞争新格局，增强知识产权反制能力。
4 结语
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科技创新、缩小技术差距和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互促共进。不仅要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提升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能力，从根本上扭转科技受制于人局面；更要真正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窗口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转换经济发展引擎、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加速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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